简报 艺术篇
    未卜三生愿，频添一段愁。 

　　闷来时敛额，行去几回头。 

　　自顾风前影，谁堪月下俦？ 
　　蟾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楼。雨村吟罢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负，苦未逢时，乃又搔首对天长叹，复高吟一联曰： 

是无法穿透的玻璃 

　　还是无法穿透的城墙 

　　不动声色，静静地窥视着我们 

　　目光所及之处是短暂的疯狂 

朋友,你好!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与你相识,希望你能够喜欢这个栏目,更愿意能得到你的支持,真心的希望在这里能够激起你对艺术的一点灵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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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被绿色像暴君一样统治。多么让人惊讶！时光停滞在一棵老树上裂开的罅隙里。花朵熄灭了。绿色像喷泉一样从叶片的每一丝叶脉上涌出。五月是一个让人沉醉的月份，它像一桶被失手打翻的绿色油漆，倾泼到了每一块田畴，每一棵树木，甚至每一片叶子。轻风在稻苗又尖又长的叶片上吹过，留下了宛若清水飞溅过的湿痕。我要说的主要是柳树、石榴树和香蕉树，这些懒懒散散的树木，一个虚怀苦谷的池塘，还有一间充满孤独滋味的草房子，它们勾勒出了一帧清清淡淡的水墨乡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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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起源于水，傍水而居的先人将他们的后代像河流一样流传了下来，成为村庄，成为集镇，成为闹市，直至国家。

这是雨，它首先在高层建筑，水泥路，呼吸的树皮和行人的心灵形成暗色的斑点；使你置身于陌生的小镇。低哑的叫卖，缓慢的行人，另外的一种节奏：冷漠、无奈。这让我几乎忘记了一个年夜。日历隐喻价值的突然消失，使时间陷入两难的尴尬。它是经验的解构者，它更愿意看到人类在日常生活在的混乱无序，并刻录下来。这或许不是它本来的目的。雨，存在于永无止境的行动状态。

我等待大美君临。我等待一首诗，在春天逐渐生成，在夏天的高窗下用翰林小楷写进赞颂的红羊皮书，其时湖光澄明，水鸟飞渡。或者，一首诗生成于晦暝的秋雨中，不久，霜降来临，朔风也要吹进诗篇，寒气袭人，但大雪弥漫，大光也得以持续滤净，世界清白磊落。因而，我也是热爱的王子，我也是那光明的歌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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